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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世宏

电影《翠湖》的故事始于一场
家庭冲突。退休教授谢树文在老伴
去世一年后，提出与吴阿姨共同生
活的意愿，却遭到三个女儿的反
对。这场看似寻常的家庭风波，如
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三代人之间
潜藏的情感涟漪。

影片通过外公谢树文辗转于
三个女儿家庭之间的流动视角，串
联起三个情况各异的小家庭，勾勒
出鲜活的家庭群像。大女儿淑贞家
经济拮据，母女因择业和择偶观念
差异产生争执。二女儿淑娟一心想
让儿子胖胖出国读书，却因丈夫垫
钱做项目收不回来，凑不出留学的
学费，胖胖在父母的
冷战中陷入自我内
耗。三女儿淑林家虽
物质富足却人情疏
淡，儿子宇硕被母亲
寄予厚望，却没考上
预想的大学，在家庭
聚餐中以谎言维系
表面的体面，他在家
庭中感到压抑和孤
独。。

影片扎根现实
生活。翠湖波光、海
鸥飞翔、街边饵块摊
等元素构建起浓郁
的地域氛围，大量使
用的昆明方言更让影
片充满生活气息与真
实感，使观众能迅速
融入情境。影片取材
于导演卞灼的私人经
验，他以自己外公的
日记为灵感，将对外
公外婆的情感以及
对家庭、亲情和生命
的理解融入创作，将
私人化的家庭记忆，
升华为对家庭的集体审视。

《翠湖》以其对生活本真的忠
实描绘，印证了平凡生活的诗意与
深刻。在镜头语言上，导演选择以
近乎“静观”的姿态捕捉日常，在长
镜头和框式构图的静默中沉淀生
活的诗意。这些画面不仅氤氲出东
方美学的意境，更成为家庭情感的
视觉载体。影片中大量使用框式构
图，门框、窗框、镜面、栏杆，这些物
理的“框”不仅构成视觉上的层次
感，更暗喻着人物内心的困囿与关
系的隔阂。当大女儿与母亲争吵
时，镜头透过窗户拍摄，争执被框
定在狭小的空间里；当外公与孙辈
交流时，门框成为画面的天然分割
线，暗示着代际之间的微妙距离。
这些框式构图不仅是视觉上的美
学选择，更是导演对家庭关系的深
刻洞察，它们将无形的代际隔阂与
情感边界，在有限的画面空间中得
以具象化呈现。影片结尾处，一家
人齐聚滇池边为外公上坟的长镜
头缓缓铺展，胖胖与宇硕嬉戏玩
闹，展示了少年的纯粹鲜活。与之
呼应的是影片画幅的微妙变化。从
开场略显狭窄的3∶2，到后期逐渐
开阔的1 6∶9，这一视觉形式的演
变，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进程同
步共振。画幅的拓展，不仅打破了
前期构图上的压抑感，更象征着心
理空间的舒展与代际隔阂的消融。

《翠湖》没有刻意营造圆满的
和解，而是虔诚地复现生活原貌，
坦然接纳那些家庭中难以消弭的
裂痕与长久存在的隔阂。电影以婚
礼和扫墓作为落点，成员的增减似
乎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但不变
的是翠湖的静水深流，它不悲不喜，
映照着每一个家庭的繁衍更迭。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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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君

《翠湖》从一个普通家庭的一顿家常饭局
开始，勾连起三代人的悲欢离合。诚如一句老
话所言：只要长辈还在，一个家族就仍被千丝
万缕的亲情所维系。片中，丧妻的外公谢树
文，笨拙而执着地试图缝合女儿们各自小家
之间日益扩大的缝隙。导演卞灼以生活本身
的速度，让这部带着疗愈气质的电影缓缓流
淌，去观察家庭内部那些流动的，时而暗涌、
时而喷薄的情感，在失落与怅然中，触摸那份
不完美的温暖。

《翠湖》的动人之处，首先在于它塑造了
一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妻子在世时，
他仿佛是家庭的“背景”；妻子离去后，他想开
启新的情感生活，却遭遇女儿们出于各种现
实考量的阻拦。他的反抗是微弱的，妥协是迅
速的。影片大量将他置于门框之中，或是让其
身影孤独投射在全家福上的镜头，将其“格格
不入”的处境视觉化。

影片有意淡化戏剧性，以固定机位、长镜
头与丰沛的自然光线，还原生活本身与时间
流逝的痕迹。视觉上，频繁出现的门窗框架与
镜像构图，外化了人物间亲密又疏离的复杂

关系。听觉上，自然的风、水、鸟鸣声几乎取代
配乐，乃至在想象中引入海浪声，共同构建了
超越地理空间的情感与精神场域。它使观众
沉下心来，不是观看一个故事，而是进入一段
生活，用自己的经验去填补镜头间的留白。

最终，《翠湖》没有走向合家欢式的大团
圆结局。外公没有迎来戏剧性的黄昏恋，女儿
们的家庭各有各的一地鸡毛，孙辈依然要面
对迷茫的前路。影片结尾，外公在热闹的婚礼
上恍惚看见亡妻的身影，喃喃道：“好像做了
个梦，梦到了一辈子。”这或许正是电影的题
眼：家庭从来不是一个被彻底解决的问题，而
是一段段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生的经历。

《翠湖》的珍贵，在于它提供了一次深情
的回望与一次充满敬意的凝视。它凝视那位
微微失措的父亲，凝视那些努力经营日常
的母亲与儿女，也凝视我们自身——— 无论
来自何方，我们的家庭记忆里，大概都有一
片这样的“翠湖”，收纳着沉默、遗憾、坚韧
与爱。它未必波涛汹涌，却始终静水深流，
映照出我们来时的路，也暗示着关于和解
的、温柔的可能。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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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映的电影《翠湖》讲述了一位老人与三个女儿组成的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与
和解故事。影片中，晨光洒落翠湖，烟火漫溢街巷，每一个曾经孤独的片刻，终在温柔的注视中
找到归处。那些藏在细节里的中国式温情，那些关于爱与和解的人生答案，在流淌的光影中悄
然舒展，静静发光。

□孙钰涵

作为家庭题材的影片，《翠湖》
不刻意制造家庭内部的戏剧冲突，
而是采用“生活流”的叙事方式，透
过老人谢树文的视角，串联起家庭
三代间一系列琐碎而温情的故事，
呈现出富有特色的东方美学。

《翠湖》的生活流叙事，首先体
现在其碎片化、非线性的情节安排，
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去戏

剧化”特征。影片没有
明确的主线冲突和高
潮迭起的情节推进，
而是呈现一系列看似
松散的生活片段：老
人为外孙染发、三个
女儿家轮流居住、家
庭成员围桌吃饭、湖
边散步闲聊……这些
片段之间并无严密的
因果链条，却通过情
绪的流动与主题相呼
应，使影片形成有机
整体。生活流的叙事
选择使影片更贴近真
实生活的流动性和碎
片性，也更体现出中
国家庭情感表达的含
蓄性。

《翠湖》在视听语
言上具有较强的纪实
风格，多采用固定镜
头、大景别、长镜头，
以“静观”的方式呈现
家庭日常生活，展现
生活的本真状态，避

免了快速剪辑对情感连续性的破
坏，使观众更加主动地探寻其含义。
框式构图是影片具有特色的视觉手
法之一，门窗、屋檐等元素将人物框
定在特定空间中，既符合室内家庭
戏的空间特性，也隐喻了家庭人物
内心的边界。导演卞灼对光影与构
图的把控具有独特的诗意，金黄色
的光线反复出现，使影片形成温暖、
舒缓、柔和的氛围基调，呈现出“言
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美学特质。树
文与老吴聊天时的场景同样采用固
定的长镜头，利用自然光突出主角，
并在远景中呈现风吹动树的摇摆，
使观众在静谧中感受时间流动的意
境。

生活流叙事的电影往往追求真
实且自然的影片效果，声音在本片
中的运用同样依循日常现实主义的
创作原则，惯用同期声，追求自然的
环境音效。值得注意的是，导演有意
借助意象和声音元素，将人物的内
在心理与情感处境外化。口琴作为
核心意象贯穿全片，在大女儿淑贞
找出元勤送给树文的口琴后，树文
在想象中听到远处传来的口琴曲；
好友送树文新的口琴后，树文找出
刻着“元勤赠”的旧口琴，在家中独
自吹奏。口琴承载着树文对妻子的
思念，在口琴声中树文得以与过去
的记忆对话。克制而富有深意的视
听表达与影片整体的情感基调相得
益彰，避免了直白的情感渲染，却更
深入地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正如本片的译名“A s T h e
Water Flows”，生活如水一样不断
流动，亲情则在一代代之间延绵不
绝。生活流叙事最终指向了在不完
美中寻找和解的生活真谛，使影片
达到了更为深刻的情感真实，展现
出东方美学的独特。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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